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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集群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量大面广的集群中小企业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是现实难

点。已有研究指出借助大平台赋能是推进集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但需要追问的是产业集群赋

能平台从何而来？对此，本文理论抽样物产中大化工集团进入浙江海宁经编产业集群，构建“经编产业集成服

务平台”的案例开展研究，归纳出一条集群外部企业联合集群企业和区域政府共同构建平台的路径。研究发

现：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是功能开发行为与信任构建行为的共演，推动平台螺旋式成长的过程。具体包括

“统一平台价值认知”“沉淀平台数据资源”和“挖掘平台数据价值”3个阶段。首先，平台构建以“统一平台价

值认知”为起点，通过“平台用户痛点挖掘”和“数据价值主张形成”的功能开发行为，指引推进“制度信任构

建”，吸引天使用户加入共创，获取价值反馈；其次，推进“沉淀平台数据资源”，通过“平台数据获取”和“平台数

据汇聚”的功能开发行为，形成数字工具，服务“关系信任构建”，进而促进平台与用户共创、强化数据获取的深

度；最后，发力“挖掘平台数据价值”，通过“数据驱动效率提升”和“数据驱动业务创新”的功能开发行为，支撑

“计算信任构建”，快速提升用户数据规模，进而服务平台功能的持续升级。本文为产业平台构建研究贡献了

“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的新视角，并且在数字平台情境下深化了多维度信任及其动态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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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产业集群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织形态，集群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等方面扮演着稳定器的作用（王缉慈，2001）。以浙江

为例，绍兴柯桥纺织、宁波北仑模具、嘉兴海宁经编等产业集群对当地经济增长贡献显著。新时期推进产业集

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必要而紧迫，但这一过程中面临着“数字鸿沟”的巨大挑战（肖旭、戚聿东，2019；陈威

如、王节祥，2021）。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由于缺少开展数字化探索的资源和人才，逐渐陷入“无力转、

不敢转”的困境。这与国家加快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形成矛盾，亟待破解。产业集群赋能平台能

够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跨越鸿沟，但平台从何而来是难点。国家部委多次出台文件，明确提出整合多方力量构

建平台，服务产业转型。但是，效果并不乐观，平台建设启动难、应用服务价值低等问题十分突出（李燕，

2019）。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核源于加威尔和库苏马诺（2014）所提出的产业平台（Industry Plat⁃
form），是平台架构在产业层面的应用。不同于以往平台单纯强调交易效率，产业集群赋能平台突出赋能（En⁃
abling）特征，基于数字技术对产业链上各企业的交易和创新活动进行解构和重构，能够帮助企业提升效率、创

新业务模式。不过，大量平台依然沿用消费互联网平台的运营逻辑，单方面追求快速做大，并不能为企业用户

真正创造价值，导致发展不可持续。这与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以双边市场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平台相关，主要

涉及补贴定价、网络效应等议题（麦金太尔、斯里尼瓦桑，2017；刑大宁等，2018）。然而，产业平台不同于一般

的双边市场，它是依托资源能力和技术规则，赋能平台生态互补者创新的“元组织”（陈等，2022；斯托尼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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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产业平台的创新属性更强，不是简单的撮合、匹配，需要深入产业链路做数字化重组，使得这类平台构

建更为困难（贺俊，2020）。

对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研究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较多关注平台如何赋能，而对平台“从何而来”的

问题涉及不多，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业务如何深度融合，亟待进一步研究深化（韦勒姆等，2014；赫尔法特、劳比

茨克，2018）。多种主体都在探索构建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其中技术类企业主导构建的平台，以阿里巴巴、腾讯

等为代表，由于对产业机理模型和技术诀窍理解不深，要实现对特定行业的深度赋能并不容易（陈威如、王节

祥，2021）。政府主导构建的产业集群赋能平台，能够增进外部主体对平台可靠性的认知，快速加入平台，但是

以权力配置协调平台运营，往往效率损失较大（斯托尼格等，2022）。可见，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需要以行业

经验为基础，同时整合多方力量进行探索。在此过程中，平台构建主导方既要关注平台技术功能的开发（阿德

纳，2017），又要能够与平台用户建立信任关系，以深度共创支撑平台构建。进一步地，平台情境中信任的维度

更为丰富，用户对平台的信任既包括对平台运营主体的信任，也包括对平台生态参与者的信任，还包括对平台

产品和服务的信任（牟宇鹏等，2022）。在平台构建过程中，如何适配阶段需求、把握好信任构建的重点维度，

揭示平台功能开发行为与信任构建行为的互促机制，是深化已有研究的重要方向（宋华等，2022）。

综上，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如何构建？”为适配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

法，基于理论抽样逻辑，选择物产中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中大化工”）主导构建的“经编产业集

成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经编平台”）为例，剖析物产中大化工作为平台运营方，联合浙江海宁经编产业集群内

企业和当地政府构建赋能平台的过程。本文研究发现，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包括“统一平台价值认知”“沉

淀平台数据资源”和“挖掘平台数据价值”3个阶段。具体而言：第一，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起点不是简单

搭建数据平台，而是以“统一平台价值认知”为首要，包括“平台用户痛点挖掘”和“数据价值主张形成”的功能

开发行为，指引从“制度信任构建”切入，帮助用户建立对平台运营方的信任，从而获取用户对平台价值的反

馈。第二，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核心是“沉淀平台数据资源”，包括“平台数据获取”和“平台数据汇聚”，开

发数字工具，服务“关系信任构建”，从而促进平台与用户共创、强化数据获取的深度。第三，产业集群赋能平

台的持续竞争力来自于充分利用汇聚的数据资源，驱动集群企业效率提升和业务创新，支撑“计算信任构建”，

从而快速提升用户数据规模，服务平台功能的持续升级，赋能集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提炼出一条集

群外部企业联合集群内企业和区域政府共同孵化产业集群赋能平台的路径；不同于传统消费领域的平台构建

思路，产业平台是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推动平台螺旋式成长的过程。

二、文献综述

（一）产业集群及其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产业集群由因产业而聚集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共同构成，在空间临近的情境下，企业间形成产业链分工协

作关系（谭维佳，2021）。集群企业依靠产业集群内政府和协会的支持，与其他主体加强联系，是现代产业发展

的重要组织形式（王缉慈，2001；弗莱舍等，2010），江浙沿海地区正是依靠产业集群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

展。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传统产业面临增长挑战，产业集群竞争力表现出颓势，亟待推进数字化

转型以实现创新发展（肖旭、戚聿东，2019；陈等，2022）。

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推进价值链重构（雅各布比德等，2018；肖旭、戚聿东，

2019）、促进多主体价值共创和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胡海波、卢海涛，2018）。基于此，已有研究提出集群企业

应加快数字转型与创新发展（康斯坦丁尼德斯等，2018）。然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企业存在技术能力

有限、转型领导人才缺乏、管理思维落后等难以跨越的鸿沟（陈威如、王节祥，2021），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是难

点和痛点。在此背景下，研究进一步提出企业可以借助平台赋能，推进数字化转型（李等，2018）。依托平台企

业的技术和组织赋能，传统企业可以加快推进在线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的业务转型（陈威如、王节祥，2021）。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为集群企业提供赋能的平台从何而来？现有文献较少涉及。以往学者虽然指出平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从何而来：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的视角

工商管理

--128



《管理世界》

2023年第 5期
台架构是支撑集群生态升级的核心支撑（王节祥等，2018），平台模式能够创新商业模式设计、推动集群整体升

级（赵帅等，2019；吴义爽，2016），但对于平台构建过程中数字技术和集群业务的融合缺少深度剖析。作为支

撑集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在构建过程中到底是如何逐步吸引用户加入，开启业

务和技术共创的？为此，有必要回顾平台战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要义。

（二）平台战略与产业平台研究

伴随平台理论的发展演进，学界研究正在从消费平台迈向产业平台（罗切特、蒂罗尔，2006；加威尔、库苏

马诺，2014；雅各布比德等，2018）。其中，消费平台连接供需两端用户，直接参与经营活动，强调交易撮合（阿

姆斯特朗、莱特，2007）；而产业平台更注重产业链协同创新，联合产业各环节的用户（加威尔、库苏马诺，

2014），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带来降本增效和业务创新（马永开等，2020）。产业平台的内核是与

平台用户互动，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产业链路上多主体的价值共创。

目前，主流平台研究更多聚焦于消费平台供需用户间的交易互动过程，围绕互动过程机制、平台效应等展

开讨论（麦金太尔、斯里尼瓦桑，2017）。其中平台构建主要是通过免费补贴带来规模增长，激发网络效应的快

速做大策略（Get Big First）（凯劳德、朱利安，2003）。针对平台战略与产业集群的相关分析，主要关注电子商

务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及效应（陈永富等，2018），聚焦消费平台对产业集群升级的促进机制。尽管有少量研究

探讨集群情境下平台价值共创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围绕平台生态、平台评价体系、平台治理等展开讨论（王节

祥等，2018；吕文晶等，2019），但这些研究整体仍聚焦在要素交易环节，并没有深入集群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

平台主要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缺乏对产业全链路的创新赋能。

产业平台的研究正在快速兴起。加威尔和库苏马诺（2014）最早提出“产业平台”概念，强调产业平台是

“一家或多家企业提供的基础性产品、服务或技术，参与公司可以据此开发互补创新产品并产生网络效应”。

波利等（2021）提出数字产业平台是从设备收集和整合数据提供给生态系统第三方，结合数据和技术进行开

发，实现企业间的互补，可以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提供市场帮助促进平台所有者、第三方和企业客户之间的互

动。数字产业平台收集并分析来自资产和设备的数据，以此为基础不断拓展生态，平台生态中参与者可以利

用数据构建互补的解决方案，共同服务于用户价值的提升（塞纳莫尔，2021）。类似地，本文关注的产业集群赋

能平台是由平台运营企业、集群企业、政府和其他用户等共同构建的，依托数字技术赋能集群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基础设施。不过，现有针对产业平台构建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基于免费补贴的快速做大策略显然

难以适用于理性决策的企业级用户。产业平台构建的难点是需要平台与用户的深度共创，而这取决于双方的

信任水平（牟宇鹏等，2022）。

（三）信任研究及其对产业平台情境的适用性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不是简单的技术开发行为，而是需要懂技术逻辑的平台运营主体与懂业务流程的

用户之间开展深度共创。共创的背后需要主体间信任关系作为支撑，然而，现有平台构建研究对用户信任的

关注较少（宋华等，2022），特别是在产业情境中，信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平台功能不匹配需求，很难建立信

任；没有信任，平台功能开发难以深入，这是产业平台构建面临的关键挑战所在。

信任研究是一个经典议题，涉及个体、群体、组织等多个层面（麦克奈特等，1998）。既有研究指出，组织间

信任会影响未来业务的合作意愿（扎希尔等，1998）。个体和群体层面的信任探讨，涉及认知信任、情感信任等

（麦卡利斯特，1995）。组织层面的信任，学者则较多从计算信任和关系信任切入（席尔克、库克，2015；古拉蒂、

尼克森，2008）。具体而言，计算信任是基于功利关系，来自于理性利益的计算，是组织对另一组织技术能力水

平等方面的综合判断（王节祥等，2015）。当建立起计算信任时，意味着组织相信对方具有较强的能力。组织

间计算信任的基础是组织绩效和过去合作的表现（席尔克、库克，2015）。关系信任则更关注信任的社会和行

为态度基础（麦卡利斯特，1995），社会取向、互动水平是关系信任的驱动因素（席尔克、库克，2015）。组织间关

系信任是一种情感纽带，是组织基于相互吸引、交互和认同（蔡等，2008），形成的超越契约要求来满足对方需

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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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涉及多种主体，比过往的组织信任研究更为复杂（厄特等，2016）。以用户对平台的信

任为例，既包括对平台运营方的信任，也包括对平台生态参与者的信任，还包括对平台产品和服务的信任（厄

特等，2016；牟宇鹏等，2022）。产业平台的构建是一个需要与用户共创的过程，如何吸引用户加入共创，就需

要从多个维度思考。例如，产业平台构建本身会涉及在产业运营中构建起新的规范，这些规范是否被用户接

受，就涉及到制度信任问题（牟宇鹏等，2022）。组织间制度信任表现为因被接受和支持而获得的合法性。合

法性衡量了对制度目的的评价，当制度被接受和支持时就获得了合法性（萨奇曼，1995；汪丁丁，2005）。可见，

在产业平台构建过程中，需要拓展对信任内涵维度的认识，既包括常见的计算信任和关系信任，还包括制度信

任。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是，在产业平台构建的不同阶段，业务信任构建行为重点是什么，信任构建与平台功能

开发之间如何实现相互促进？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化之处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本文发现：（1）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要推进数字化转型，需要依托平台赋能，但

已有研究尚未能回答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从何而来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推动数字技术与集群中小企业业务的深

度融合。（2）当前平台理论研究更多围绕消费互联网平台特征展开讨论，聚焦于基于免费补贴的平台快速做大

构建策略，本质是平台企业单边主导的构建思路，并不适用于产业平台情境。（3）产业集群赋能平台需要平台

运营方与集群中小企业的深度共创，这一过程中信任构建十分重要。不同于组织层面的信任研究，产业平台

情境下信任的内涵维度更为丰富。如何适配平台功能开发的需求，把握信任构建的阶段重点，实现二者相互

促进，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揭示。综上，本文将从功能开发和信任构建共演的视角切入，揭示产业集群赋能平

台的构建过程。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如何构建”，适合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这类“如何（How）”的问题

进行剖析（殷，2013）。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西格尔考，2007），按照时间线对平台构建过程

的关键事件进行梳理，可以帮助识别产业集群赋能平台的构建过程。

（一）案例选择

研究基于理论抽样典型性原则与方法，遵循单案例研究设计的案例标准，以物产经编产业平台为研究对

象。案例对象的选择基于以下 3个原因：（1）案例具有典型性。本文研究问题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如何构

建”，物产经编产业平台是由产业集群外部企业物产中大化工集团联合集群企业和区域政府共同孵化，聚焦服

务浙江海宁经编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典型代表，能够满足本文理论构建的需要。（2）案例具

有启示性。集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存在“无力转、不敢转”等问题，2015~2016年物产中大化工开始探索

海宁经编集群中小企业需求，深刻理解集群中小企业转型发展难点痛点；2018年物产中大化工联合国有机构

和集群内 9家企业创立物产经编供应链有限公司，孵化经编平台；2019年基于业务驱动，结合数字技术，设计

推进多场景平台应用工具；此后，

经编平台致力于更好地服务集群

中小企业，挖掘平台数据价值，创

新平台服务，扩大经编平台应用

范围。剖析这一过程，经编平台

聚焦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识别行

业需求，基于业务模式和数字技

术的深度融合，获取产业数据，挖

掘数据价值开发创新服务，满足

更广大用户的需求（图 1所示）， 图 1 经编平台构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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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过程极具启示意义。（3）案例具备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较早注意到浙江物产经编供

应链有限公司，研究团队成员与物产中大化工集团高管以及物产经编企业的核心高管层建立了长期联系，进

行了 2年多的跟踪研究。开展系列访谈，收集二手数据，获得了丰富的案例素材，能够支撑案例分析三角验证

的需要。

（二）数据收集

研究数据收集过程遵循“三角验证”要求（殷，2013），通过一手访谈资料、二手数据资料和参与式观察等多

渠道收集材料，具体如表 1所示。以二手资料为先导，主要涵盖公司的官方网站讯息、行业研究报告、文献和

媒体资料等方面，建立对案例企业的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决策层进行访谈，访谈采用开放式访谈和

半结构化，询问工作经历、企业发展历程以及平台孵化、平台构建的过程等，全面了解经编平台与产业集群内

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经编平台构建推进的实践活动。充分利用企业实地参观调研进行参观式观察，获

得直观证据。进一步地，在聚焦研究问题后，以线上咨询的方式，补充收集案例企业在平台构建过程有关平台

设计、数据获取和数据价值转化的情况。在案例数据整理阶段，依据多重数据来源和多个受访者方式建立三

角证据进行多重检验，提升研究的信效度。

（三）数据分析

依据程序化扎根的数据处理方式（斯特劳斯、科尔宾，1998），本文结合案例证据围绕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

建的过程展开，通过数据资料的结构化编码方式，总结归纳涌现关键构念。数据分析过程分为 4个阶段：（1）
梳理平台构建时间线并识别关键事件，经过反复迭代归纳出平台构建经历了行业需求识别、平台数据获取、平

台数据价值转化 3个阶段。行业需求识别的关键事件是识别行业需要的原料采购和融资业务，以明确数据价

值的主张。平台数据获取的关键事件是智能化产品的开发使用，标志着平台获取经编企业用户的原始数据。

平台数据价值转化阶段的关键事件是生产流程重构、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创新业务以满足多样化的用户需

求。（2）从平台企业视角出发，从原始数据中识别每个阶段推动平台构建的关键行为和独特做法，通过精炼访

谈的原始语句，归纳出 22个一阶概念。（3）站在理论视角，以一阶编码结果为基础，反复将数据、归纳涌现出的

主题迭代处理，识别出更具有理论基础的主题（焦亚等，2013），归类形成 9个二阶主题，帮助理解产业平台构

建的过程。（4）结合案例发展的 3个阶段，将具有相似性的二阶主题进一步整合，抽象为 4个聚合维度，包括“统

一平台价值认知”“沉淀平台数据资源”“挖掘平台数据价值”“信任构建”。为了确保数据的可信度，本文邀请

平台产业学者对数据分析归纳概化的构念和模型进行讨论，并且与案例企业决策层保持联系，分享讨论研究

中涌现的主题和构念，不断优化数据结构以及过程模型，最终得到数据结构如图 2所示。

四、案例分析

本文发现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过程包括“统一平台价值认知”“沉淀平台数据资源”和“挖掘平台数据价

值”3个阶段。首先，平台构建主体进入产业集群面临的突出困境是缺乏对集群业务的理解，盲目推出平台，可

表 1 数据收集方式
来源

一手资料

二手数据

参与观察

数据内容
访谈对象

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

运营和技术员工 6人次

董事长
总经理助理

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物产中大化工集团的学术期刊；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物产中大化工、物产中大经编的新闻媒体报导、网站资料、宣传
册、内部资料等。

企业参访；实地观察园区仓配系统；浏览数据平台终端呈现

访谈时间
80分钟
108分钟
约 75分钟
约 60分钟
约 65分钟
约 60分钟

线上约 50分钟

约 70分钟

访谈重点
企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产业平台规划蓝图
产业平台的由来、如何逐步推进平台实施以及平台未来的目标
平台业务范围和业务拓展过程遇到的难点和痛点以及与集群企业的互动
平台运营情况以及与集群企业的合作情况
实际平台业务进展以及用户拓展的难点
作为业务参与者在平台构建中的工作职责以及不同阶段对工作的理解
平台构建实际过程中的业务处理以及平台区块的构建设计和推广运营遇到的难点

针对研究编码和模型的反馈、最新发展情况介绍以及对同行发展动态的探讨

转录文本
2.3万字
3.5万字
2.1万字
1.4万字
1.8万字
1.4万字
1.2万字

1.5万字

编号

F1
F2
F3
F4

F5

S1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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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集群企业对新兴平台的不了解、不信任，导致平台启动困难。对此，物产中大化工首先聚焦于“统一平台

价值认知”，通过“平台用户痛点挖掘”和“数据价值主张形成”，实现平台价值主张与用户需求的适配，使得参

与主体都能意识到平台构建及其可能带来的数据价值。在需求挖掘的功能开发行为推进中，物产中大化工逐

渐意识到解决用户痛点需要用户自身和政府等主体的参与。于是开始推进“制度信任构建”，即通过集群企业

和政府嵌入的制度设计，获取用户对平台合法性的信任。通过制度信任吸引用户加入共创，进一步获取用户

对平台价值的反馈。其次，平台真正发挥价值的前提是能够采集到实时动态的数据，尽管用户意识到平台潜

在的价值，但要其共享数据并不容易。面对这一挑战，经编平台加快“沉淀平台数据资源”，包括“平台数据获

取”和“平台数据汇聚”，采用需求撬动的方式，实现多维数据的在线采集和整合。这一过程中，平台意识到可

以开发数字工具，借助其加强与用户的深入沟通，推进“关系信任构建”。即平台通过与用户的深度交流互动，

“急企业之所急”，从而获取用户对平台的信任。随着平台与用户信任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共创、强化数据资

源获取的深度。最后，平台构建需要充分挖掘沉淀数据的价值，开发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实现数据价值转

化。对此，经编平台推进“数据驱动效率提升”和“数据驱动业务创新”，一方面是对现有基础需求的降本增效，

另一方面是通过数据挖掘促进工艺流程和分工协作模式的创新。这些实际效果支撑“计算信任构建”，即基于

平台业务水平和过往绩效表现，获取用户对平台的信任。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接入平台，数据规模的提

升进一步促进平台功能开发的优化。下文将围绕该过程展开具体阐述。

（一）统一平台价值认知

“统一平台价值认知”阶段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挖掘集群企业潜在痛点，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规划平台构建

蓝图，使平台各参与方逐渐明晰和

相信平台构建所能带来数据驱动

价值的过程。具体而言，“统一平

台价值认知”阶段主要表现为 3个
方面：平台用户痛点挖掘、数据价

值主张形成和制度信任构建（如表

2所示）。其中，平台用户痛点挖

掘是前提，用户需求帮助平台锚定

构建方向；数据价值主张形成是基

于用户痛点，规划平台发展蓝图，

统一平台各参与方对平台价值的

认知；制度信任构建是通过吸引政

府和集群内企业加入，通过多边参

与的制度设计，获取用户对平台合

法性的信任，从而吸引用户加入平

台开展共创。“平台用户痛点挖掘”

和“数据价值主张形成”的功能开

发行为，指引“制度信任构建”，制

度信任进一步帮助平台获取用户

反馈，调整和细化平台价值主张，

以更加适配用户需求。

1.平台用户痛点挖掘

平台用户痛点挖掘是指平台

运营主体深入集群，了解产业链运 图 2 数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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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模式，归纳提炼行业企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鉴于集群企业的“低、散、乱”特征，平台初始阶段无法针对不同

企业的具体情境实行一对一服务，较难提供全面的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服务方案，必须提炼行业共性需求才能高

效促进产业发展。为此，经编平台首先做的是挖掘用户痛点，通过长期市场深耕调研来识别集群企业的发展痛

点。案例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集群企业需求分析。物产中大化工一直有供应链金融相关业务，围绕化工

产业链开展金融赋能服务。早期业务中心聚焦于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及下游成品销售，并未涉及经编业务，

为了拓展对产业全链路的认知，案例企业多次前往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走访经编企业与产业链其他主体，调研

市场优势和潜在痛点，思考自身可以介入的服务领域。早在 2015年，物产中大化工集团就启动了第一次调研，

探究与当地企业的合作空间。2016年，物产中大化工集团进一步组织业务、投资等相关部门多次前往海宁，开

展深度调研，了解行业现状：海宁经编产业集群经过长期发展，拥有近千家企业，85%以上企业主营经编相关业

务，构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调研分析发现“集群经编企业上游原料规格种类较为集中，但因下游账期较长，面

临资金回笼慢、流动资金匮乏的问题，同时海宁当地融资渠道较少”，这为物产中大化工的进入提供了潜在机会。

（2）企业能力瓶颈识别。为了进一步提升“对症下药”水平，物产中大化工集团在开展行业深度调研和企

表 2 “统一平台价值认知”阶段的编码证据示例
二阶
主题

平台用
户痛点
挖掘

数据价
值主张
形成

制度信
任构建

一阶
构念

集群企
业需求
分析

企业能
力瓶颈
识别

提出服
务开发
机会

凝练共
享价值
目标

直击痛
点吸引
集群企
业加入
成立合
资公司

价值牵
引承接
政府公
共服务
合作

获取用
户反馈
和修正
价值主

张

相关引文与证据

·2015年，集团启动了第一次调研。2016年，集团又组织了业务、投资等相关部门的员工对海宁经编产业进行了多轮调研。根据我们
多次调研发现，海宁经编产业链下游企业卖的是非标品，有天然的账期，资金回笼慢。向上游采购的是标品，可以和期货结合在一起，
帮助下游做集采。（F1）
·集群中的这些企业小而散，但是这样的结构有它好的一面，它上游原料的主流规格就 10来个，海宁经编园区一年采购 10来个规格的
体量大概 300万吨，对比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工厂 40万吨的体量，规格却有 200多个。规格如此集中，给集采提供了空间。（F4）
·集群企业存在供应链金融的问题，他天然有资金缺口……当时海宁除了银行以外，只有小贷公司，再加上融资公司，对于海宁经编企
业来说，他们缺少流动的资金去采办原材料，海宁当地的融资的渠道比较少。（F4）
·海宁当地的经编老板对原料辅料采购和行情判断相对比较主观，客观的产业联动分析较为有限，他们做采办，可能是其他企业购置了
什么设备，他们也跟着购置相同设备。（F3）
·海宁的地方工业用地三百万一亩……买好了还得造房子，房子造好了以后买设备大概 160万一台……造房子三四千万，买地三四千
万，每个人都得一个多亿。老板就是天然要固化一个多亿的资金，资金投入大，但缺少流动资金，采办原材料需要流动资金。而经编企
业办理贷款的话，土地厂房这些固定资产可以大概打 8折抵押，但是融资机构不做设备抵押，可抵押物缺乏……融资难、融资贵，这就
是企业的痛点。（F1）
·海宁这边的经编企业信息化多处于起步阶段，投入和改造意愿都有限，但是没办法。对他们来说这是成本项，不产生短期效益，还需
要很大投入。（F3）
·我们是为这个产业集群做服务的，就是为这些中小企业，帮助他们。我们发现海宁经编企业在原材料采购流程的各个业务环节需要
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多名业务员与各家原材料供应商磋商，还要协调物流配送等事宜，运营效率低……我们提出这边的经编企业他们
就负责生产，其他非核心功能，比如运输、仓储，可以交给专业化的公司（平台）提供服务，他们就更多精力去搞研发，搞制造。（F1）
·依托物产经编平台，园区内中小企业的采购、备库、配送等服务都可外包。（S1）
·我们是做供应链服务的，一个是首先去给你垫资金。之后怎么管理呢？上游的采购我们帮你采购；下游的话我们提供一些渠道支持。
（F4）
·我们提供供应链资金补充，经编企业把设备抵押给我们，我们跟集群内几家规模相对较大的经编企业合作，由他们对机器设备或者产
成品的价值进行评估，我们授信给抵押的经编企业相应金额的原材料赊销服务。（F1）
·在我们没来之前，经编企业就很被动，比如说物流方面，原先他们（经编企业）两吨三吨的拿货，物流配送成本也高，通过我们运输的
话，现在一整车的配送过来，一整车分了 5家分掉，这样物流成本就降低了，一起来分享这一块收益。（F2）
·探索的模式是先从基础服务切入，例如赊销、物流等，让这个能够跑起来，未来上系统，进一步发挥数据的价值。（F5）
·然后我们成立公司，当时成立，股权方面，我们控股，然后海宁经编园区管委会下属国有企业有参股，还有 9家海宁当地的企业也参
股。（F3）
·我们要把这些实际碰到的一些情况给他摸索出来，给他调研出来，给他了解出来，甚至说客户的需求，上下游的关切点，他们的这些东
西我们给他提炼出来，我们跟经编企业联系，进去这个圈子。（F3）
·他们（经编老板）本身在供应链服务方面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并且他们（经编老板）也是比较认可平台价值理念的，所以他们也愿意来
入股。（F1）
·当时我们第一次来海宁创业的时候是带了 3000万的注册资本金，打算自己做平台。当地政府了解平台作用后，提出让当地的产业服
务（国有）企业一起来做。（F3）
·此外，我们承建了海宁市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平台会承接政府的公共服务，例如部分专项补贴会通过我们发到集群中小企业，这样企
业对我们也会有不同认识。（F1）
·经编园区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能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充分调动经编企业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参与平台的风险管控。
（S1）
·开始阶段是整个产业链要把我们挤出，因为产业链本身已经很成熟了，平台建设对下游（经编企业）有帮助，但对上游是没帮助，上游
就会排斥。（F1）
·我们和经编企业一起成立合资公司，他们经验比较丰富，他们可以帮我们一手做估值，还有一手做变现。比如说经编现在做抵质押有
几个品种，产品做了之后，如果我们卖不出去了，集群里和我们合资的那些企业可以帮助来评估，经过评估，他们认可的丝，他们厂里也
能用，一旦我们出售不掉，他们也愿意便宜点拉走……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在采购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议价权，然后对行情和订单的这个
把握就比较敏感。（F3）
·我们在把这边的经编企业能够拉一两个进来，未来如果说我们要去处置相关设备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去处置某些产品的时候，这些
企业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第二个他们还会给我们这个公司（平台）在前期带来一定的流量。（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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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求分析后，进一步开展对集群企业能力瓶颈的系统识别。物产中大化工集团发现在企业管理方面，经编

集群企业“对于采购和行情判断相对比较主观”，例如在购置设备仪器的决策方面，通常是“其他企业购置什么

设备，自己也购置同款设备”。在业务处理方面，经编企业缺乏对原材料价格的准确把握，价格波动的应对能

力弱。在资金流动方面，经编企业需要置备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天然要固化大额资金，资金投入大却缺

少流动资金用以采购原材料”；再者，集群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弱，“办理贷款的话，土地厂房这些固定资产可以

大概打 8折抵押，但是融资机构不做设备抵押，可抵押物缺乏”，行业缺乏更灵活、便捷的融资方式。面对集群

企业这些采购、融资的痛点，如果能够利用数字化手段获取数据，基于数据能够大幅提升效率。然而，集群中

小企业数字能力匮乏，“信息化多处于起步阶段，投入和改造意愿都有限”。通过分析用户能力瓶颈，物产中大

化工了解到用户“心有余而力不足”，尝试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2.数据价值主张形成

数据价值主张形成是指经编平台运营主体和用户开展共创，提出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设想，明晰平台

价值主张的过程。物产中大化工具有数字化运营经验，但对经编产业环节并不熟悉，因此，针对平台能够创造

什么价值的问题，需要平台与用户的共创。案例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提出服务开发机会。物产中大

化工在调研用户、吸收用户反馈后，发现经编集群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物流服务和台账对账等业务上需要大量

人力物力，需要多名业务员与各家原材料供应商磋商采购原材料，与经编下游印染、成品布、服装家具企业协

商销售产品和物流配送等事宜，运营效率较低。如果能够构建起一个产业集群赋能平台，通过集中原材料采

购订单、联络物流服务、配备专业客户经理，提供相适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就能高效响应客户的原材料采购

需求，从而助力集群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研发、制造，提升竞争力。由此，物产中大化工向用户提出了服

务开发的具体方向，吸引经编企业的加入。

（2）凝练共享价值目标。服务开发方向明确后，物产中大化工作为经编平台运营主体，将关注点放到集群

内企业、相关服务机构的整合上，尝试凝练多方共享的价值目标。以往，经编企业独立联系原料采购、物流商

等，面临“资金紧缺”“物流配送成本居高不下”的困境，经编企业联系渠道仅包括熟悉的物流或平台，导致旺季

物流服务难以保障，灵活度不高。要通过构建经编产业服务平台，化解以上问题，单纯依靠物产中大化工并不

可行，而是通过“经编企业把设备抵押给我们，我们联合集群内几家规模相对较大的经编企业合作，由他们对

机器设备或者产成品的价值进行评估，我们授信给抵押的经编企业相应金额的原材料赊销服务”。这一过程

中，平台将基于数据采集和分析，降低风险、提升运营效率。即便出现风险，平台也可以与规模较大企业协商

材料的后续处理问题，设定相应的利益共享机制。由此，实现多方的价值兼容。

3.制度信任构建

统一平台价值认知并不是平台运营主体的单边行为，而是需要平台与用户的共创，这就要求平台获取用

户的信任。一方面，平台在功能开发行为上的探索，可以指引平台信任构建的重点。在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

建的初期，涉及在产业集群中建立新的运营规范，从此处切入有利于快速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即推进制度

信任的构建。制度信任是对整体政治、法律或经济框架及其非正式规则的合法性信任（萨奇曼，1995；韦尔特，

2012）。另一方面，基于制度信任，能够吸引天使用户加入共创，从而可以获取用户反馈，使得平台形成的数据

价值主张更加适配用户需求。案例中表现在 3个方面：（1）直击痛点吸引集群企业加入成立合资公司。经编

平台通过前期用户调研，挖掘痛点、分析需求，所形成的平台价值主张，十分符合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经编

企业在供应链服务方面也的确存在痛点和需求。基于此，物产中大化工联合当地政府下属的国资公司以及集

群内经编企业成立平台运营合资公司，由物产中大化工集团控股，这一制度设计帮助平台在集群内建立用户

信任。（2）价值牵引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合作。平台明确功能开发方向，未来可以基于数字技术赋能帮助集群企

业缓解原料采购的资金压力，弥补传统方式市场化水平的不足。基于此，经编平台获得承接海宁市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职能的机会，调研中提到“部分专项补贴会通过平台发放给集群里的中小企业”。由此，经编平

台通过深化与政府的合作联系和制度设计，帮助用户建立起对平台合法性的认同。（3）获取用户反馈和修正价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从何而来：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的视角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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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主张。在平台解决经编企业困境或者问题中，因对产品或者行情的不够了解也会面临平台价值思考，例如

平台构建初期“整个产业链要把经编平台挤出，因为产业链它本身已经很成熟，平台建设对下游（经编企业）是

有帮助，但对上游是没帮助，上游就会排斥”，通过制度信任构建，帮助平台深入挖掘经编企业的需求以及对平

台的看法反馈，进而调整平台服务业务。例如针对经编企业融资问题，结合经编企业对机器或者产成品的需

求，平台进一步提出通过抵质押机器或产成品来提供授信的服务。由参股经编平台的集群企业帮助评估机器

或产成品的情况，平台可以根据估值提供经编企业相应金额的原材料授信。通过业务联动，促进平台与平台

用户的价值主张匹配，实现共赢。

（二）沉淀平台数据资源

“沉淀平台数据资源”阶段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以用户需求和平台价值主张为牵引，获取和汇聚多维数据

资源，为平台价值提供奠定基础。具体而言，“沉淀平台数据资源”阶段主要表现以下 3个方面：平台数据获

取、平台数据汇聚和关系信任构建（如表 3所示）。其中，平台数据获取是技术功能开发的前提，平台以满足用

户需求撬动数据获取；平台数据汇聚是对数据做集成和整合，拓展数据维度，打通数据链路，为后续基于数据

的算法引入和功能开发提供要素基础；关系信任构建不断增强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支撑数据获

取和整合的深度。

1.平台数据获取

平台数据获取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通过对集群企业需求的满足，撬动数据的实时动态采集。产业平台构

建关键一步是获取实时动态用户数据，但要让用户接受持续的数据分享并不容易，经编平台是以用户需求为

牵引，吸引用户接入平台数字化系统，从而获取相关数据。案例中，经编平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原材料

二阶
主题

平台数
据获取

平台数
据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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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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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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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引文与证据

·通过使用平台（APP工具），我们可以给经编企业提供一站式集中采购服务。经编老板们如果在我们APP上下单采购原材料，我们
有专业的采购客户经理 15分钟线上响应，及时进行本地线下沟通，一站式报价，经编老板不用自己联系多家原料供应商去问价格，并
且我们提供一对一的物流开票，方便跟踪，这样促使经编老板用我们的APP。（F4）
·原料采购需要核对账目，首先台账核对方面，如果每天都要清晰账目的话，每次交易后都跟客户核对，客户也会厌烦，并且今天跟一
个业务员对账，如果过段时间换个业务员，当下的话可能还能厘清账目，但是让后面的那个业务员回顾两年前的账目，就不一定能了
解之前的交易情况，经编老板接入我们平台系统的话，就可以很方便的调取出原料采购信息，这也是经编老板愿意用我们的APP的
原因。（F2）
·我们做供应链金融是经编企业将设备抵押或者库存抵押给我们，我们在授信额度内供应原材料，但是经编老板担心设备被拉走了，
我们也需要承担设备抵押或者库存抵押的风险。我们发现对海宁经编企业来说，企业拥有 20台以上机器的，需要系统来管理……那
么，我们去给他们的生产管理系统装我们的MES，那么机器开机情况，都可以在MES系统上读取，我们也能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再
给他们授信。（F1）
·我们发现这个盘头（经编织造设备的一个硬件，织造不同的丝需要搭配使用不同的盘头）小工厂也有几千个，大的工厂甚至有上万
个盘头……可能经编商以为厂里有 1万个盘子，其实只有 7000个盘头……根本数不过来。还有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工人容易上
错盘头，所有的丝的规格情况是不一样的，需要盘好对应的盘头才能整经，如果配错的话，所有的 6个盘头会全部损坏。我们给经编
企业做智能硬件，开发智能盘头，接入到我们的平台……盘头管理系统是小型经编企业需要。（F2）
·比如说整个产线各个环节的产能都在线联通之后，就知道哪个环节比较欠缺，MES系统连通的话，可以通过很容易通过大屏就可以
看得到的产线，经编企业老板可以看到今天哪些机器开启了，织造的是什么种类的布，产能和产量是多少。（F2）
·一个单一企业的产业链环节里边把所有的数据都集成了，经编老板上来所有的给他看明白，今天的交易，今天仓库的库存，今天生
产情况都在平台上面了。（F1）
·我们整合起接到我们平台上的经编企业的数据，就告诉那些经编中小企业今天整个园区开机率、开工率大概在什么区位……这段
时间大家主流的来生产什么布……现在园区主流经编企业在生产夏季布，有些企业在生产冬季布。（F2）
·我们在海宁这里构建了平台，接入了海宁这边的经编企业，我们接进他们的生产设备，在平台上联合物流服务商（物产经编APP上
可以追踪物流信息），联合金融服务商，沉淀多个主体的行为数据。（F1）
·我们可以提供给跟我们签协议的经编老板生产相关的数字信息，经编老板可以看到企业机台数、开机率、总产量、坯布产量、开机时
间等信息，而且他们在家里打开手机就能看今天厂里的情况。（F1）
·通过经编平台设计开发的物产经编APP平台经编老板可以在应用上看到物流进度，就可以实时关注物流动态，经编老板就会用我
们的APP。（F3）
·我们在开发数字化系统过程中，不断跟那些中小经编企业沟通，表明自身对于数据的挖掘应用不会侵犯他们的利益。（F1）
·我们经常跟这里的经编中小企业交流研讨，开发他们需要的新的业务，我们不做经编织造这些业务，不去抢人家小型企业的生意。
我们把小企业、小工厂能做的事情就留个他们来做。（F2）
·我们有深度合作的 10余家提供物流服务的企业，他们提供物流配送能力，我们提供市场，从单一服务转向综合化服务，而这些物流
数据，也会通过APP汇集到平台。（F2）
·我们同时也和一些智能制造技术单位联动，他们提供技术，我们提供市场，联动产品服务，例如给集群经编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服
务，形成综合化集体解决方案。（F1）

表 3 “沉淀平台数据资源”阶段的编码证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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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集采撬动数据获取。经过前述平台用户痛点挖掘，经编平台提出可以帮助经编企业提供原材料集采服

务，为了简化原材料集采的流程，开发了APP工具，实现采购需求数据的线上采集。以往，经编企业在原材料

采购上，需要联系多个原料供应商了解原料价格与库存情况，确认订单则需要向多个业务员确认并将货款打

到各自对应的账户。但是，经编企业获得的融资授信是整额的承兑汇票，无法拆分成若干金额交付给供应商，

这就可能导致无法及时以希望的价格购买原材料。此外，即便下单成功，后续经编企业还会面临物流情况跟

踪、催促发票开具、月底人工对账等一系列冗杂流程。平台运营人员访谈中提到：“通过使用平台（APP工具），

我们可以给经编企业提供一站式集中采购服务。专业的采购经理，能够快速响应经编企业提出的原料采购需

求，提供一站式报价，下单成功后可在APP上实时查询订单情况，日后可以方便查询历史交易记录。”由此，借

助APP工具，平台实现了对经编企业原材料集采的系列数据获取。

（2）融资需求撬动设备数据联网。海宁经编产业集群多为中小企业，面临着突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平台分析发现可以通过经编企业设备机器抵押进行授信，但是平台要能够获得设备实时数据，才能降低风

险。平台尝试开发智能软件系统，希望集群企业能够介入系统，以便平台可以采集设备数据。于是，经编平台

和第三方服务商联合开发面向集群企业的轻型软件。在未安装智能软件之前，经编企业需要人工统计生产数

据台账，经编企业管理者需要亲临工厂才能了解机器开机情况，经编平台对经编企业的设备安装制造执行系

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MES），获取生产数据，实现经编企业数字化生产管理。然而，调研指出“只

有那些拥有 20台以上机器的大型经编企业需要MES系统”。为此，经编平台进一步开发采集智能硬件数据的

方式。他们发现，可以通过联合开发智能联网配件的方式，实现对设备运行数据的采集，这种配件联网后，还

能有效降低集群企业配件管理上容易出现的丢失和错配等情况。

2.平台数据汇聚

平台数据汇聚是对原始数据的集成和整合，实现平台用户企业采购、生产、物流等数据的集成，产业集群

内的数据链路打通，乃至扩大到产业链的上下游数据整合。案例中，经编平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企业

人机料多维数据整合。由业务需求撬动经编企业接入平台，设备联网后，平台获得经编企业的多维度数据。

进一步地，平台提供给经编企业产线的数据联通情况，将机器设备运行、原料采购、物流进程等信息整合提供

给经编企业。在平台汇聚经编企业数据之前，海宁当地经编企业为了解企业经营情况，需要多方沟通业务员

了解原料采购计划与实施、生产计划与实施、库存情况等，接入平台后，通过物产经编APP获取原材料采购数

据、物流数据等，通过智能硬件和软件获取生产流程数据。进一步地，平台将数据汇聚处理，整合成单个企业

的经营数据情况呈现给对方。“一个单一企业的产业链环节里边把所有的数据都集成了，经编老板上来所有的

给他看明白，今天的交易，今天仓库的库存，今天生产情况都在平台上面了”，由此，平台也实现了对单个企业

数据的汇聚。

（2）产业上下游链路数据打通。若干个经编企业的数据汇聚后，进一步地在平台上形成海宁产业园区的

生产经营情况。在平台构建之前，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缺乏确切和实时的数据，分析园区的经编生产情况。通

过汇聚园区经编企业经营数据，帮助平台快速了解特定经编园区的生产经营情况，明确“经编中小企业今天整

个园区开机率、开工率大概在什么区位”。随着经编平台的有效运作，平台不仅仅聚焦于海宁当地集群，还进

一步拓展产业链上下游，扩大平台应用场景，从而拓展数据来源。例如，案例企业“在平台上联合物流服务商

（物产经编APP上可以追踪物流信息），联合金融服务商，沉淀多个主体的行为数据”。此外，经编平台还在浙

江金华拓展棉纺产业集群，吸引棉纺集群用户加入平台，棉纺产业集群是经编产业的下游，从而促进产业链数

据的汇聚。

3.关系信任构建

关系信任构建是指平台增强与用户的互动联系，从而构建用户对平台的身份认同，提升信任水平。要沉

淀平台数据资源，需要用户接入平台，并愿意分享实时动态数据，这需要高度的信任水平作为支撑。一方面，

平台基于获取的数据为用户提供可视化工具，可以帮助建立与用户的互动。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持续交互（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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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等，1998），会带来关系信任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信任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平台获取更具深度的数据。

案例中，关系信任构建具体表现在 3个方面：（1）借助可视化工具加强与用户互动。经编平台将获取的数据，

快速开发形成可视化工具呈现给平台用户，帮助用户感知数字经营带来的价值。物产经编APP可以帮助用户

实现动态跟进物流进度，用户还可以足不出户在移动端了解当天工厂的开机率、开机时间点等信息。这使得

用户愿意与平台进一步加强互动，逐步强化用户对平台的关系信任水平。（2）强化用户第一理念支撑数据接

入。随着经编平台和集群企业展开密切合作，平台不断强调数据获取的过程安全、存储安全和使用安全，承诺

不损害用户利益，不断地沟通互动强化了用户对平台的信任。此外，经编平台在开发数字化系统过程中，不断

与集群企业沟通，表明自身不挤占集群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以此，进一步维护用户对平台运营主体的关系

信任。（3）持续互动强化数据获取深度。经编平台逐渐承担起经编产业的“管家”角色，强化与集群企业、供应

商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沟通，在持续地沟通反馈中，强化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基于信任水平的提升，平台可以

推进数据整合汇聚，拓展数据获取维度，打通数据链路。例如，经编平台开发的原材料集采工具不仅接受多家

经编企业委托原材料采购业务，还连接着大量原材料供应商，通过多边的互动交流，获取到采购、生产、物流等

环节数据。

（三）挖掘平台数据价值

“挖掘平台数据价值”阶段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基于数字资源，引入智能技术，开发和扩展平台服务功能，

为用户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具体而言，“挖掘平台数据价值”阶段主要表现为 3个方面：数据驱动效率提升、

数据驱动业务创新和计算信任构建（如表 4所示）。其中，数据驱动效率提升是平台助力用户生产经营中的降

本增效；数据驱动业务创新则是推动用户业务流程和分工协作方式的重组；计算信任构建是平台基于服务能

力和标杆服务案例，获得用户信任，从而支撑平台数据价值的持续挖掘，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功能。

1.数据驱动效率提升

数据驱动效率提升是平台在数据资源汇聚基础上，开发应用服务，推进数据驱动运营优化，帮助集群企业

实现降本增效。案例中，数据驱动效率提升具体表现在 3个方面：（1）提升集采和物流协同效率。平台沉淀经

编企业生产数据，接入平台的用户通过系统优化生产排班，可以设置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生产情况，计算分析出

原材料需求，“例如知道半个月后需要生产多少产量、什么种类的布，方便提前安排原材料采购以及后续的物

流”，提早获悉原材料数量可以在原料价格合适的时候集中采购，进而降低原材料成本。此外，平台可以整合

分配物流资源，降低企业物流成本。（2）信用评价服务提升融资可得性。经编平台利用沉淀的数据资源分析设

备开机情况、了解企业未来的产能，根据对设备采集模块获取的开机率、坯布产量、坯布质量等数据评分，制定

衡量企业信用的标准，进而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可以高效满足集群企业在购买原材料和设备等方面的融资

需求。此外，平台还开发出信用阈值预警功能。当生产、经营指标低于预警值时，金融机构会收到动态提醒，

帮助金融机构提高贷后风控效率。（3）产线智能化管理降低用工成本。平台汇聚的数据反馈给用户，可以指导

生产。用户可以足不出户在移动设备上了解当日工厂的开机率、开机时间点，实时监控生产流程，及时了解设

备停工或丢失情况。“由一个工人管理一台机器到一个工人同时监管四台机器”“由人工检查布匹疵点到机器

视觉控制检查”，可以极大节约人工监管成本。平台“运用这种智能化的改造手段去提高工厂的管理，生产的

管理，质量的管理，以及生产排序等方面的优化”，例如用户可以由动态数据及时获知设备损坏，及时维修，节

约时间成本。

2.数据驱动业务创新

数据驱动业务创新是指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利用平台汇集数据，为用户开发新的应用服务，帮助用户推进

业务流程和分工协作模式的重组。案例中，经编平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企业内生产工艺流程重组。针

对沉淀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处理，可以实现数据预测未来经营，提前安排生产前期行动。平台上汇集了经编产

业下游采购商的订单数据，整合下游需求，可以预测坯布种类的需求，反哺告知经编企业，可以合理安排生产，

实现数据驱动的用户直连制造（Customer-to-Manufacturer，C2M）生产流程。进一步地，平台总经理在访谈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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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料涤纶丝需要经过中间的一道道加工才能够装上机器去制品，中间的流程比较分散，整经效率比较低

的，但是整经机的占地面积又比较大的，单个企业做整经可能是做 24小时，然后有 24小时是闲置的，效率并不

高。集中做整经，24小时都做，那些小型经编企业就不需要去配那么多整经机”。由此，平台帮助用户推进了

生产流程重组。（2）企业间分工协作模式重组。平台基于沉淀的数据资源，分析利用，重组了企业间的协作模

式。平台上汇聚了经编产业园区的原材料（涤纶丝）采购数据，吸引资金管理机构访问平台，以分析上游的石

油炼化、聚酯环节产成品需求。调研提及“因为我们平台上有这些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是动态的，可以计算形

成判断和观点”，由此可拓展一些新的合作机会。此外，平台根据多维度数据，评价出不同等级的企业客户，结

果可以提供给信用机构，信用机构则向银行提供服务，银行可以针对不同级别的客户设置不同的授信标准，由

此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基于产业集群赋能平台的企业融资体系。

3.计算信任构建

计算信任构建是指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基于业务能力与绩效表现，获取平台用户的信任。扩大数据规模是

支撑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价值发挥的重要基础，这要求平台快速获取大量用户的信任。一方面，平台帮助经编

企业实现生产优化，结合典型服务案例，可以支撑平台在集群内的计算信任构建。另一方面，基于计算信任，

表 4 “挖掘平台数据价值”阶段的编码证据示例
二阶
主题

数据
驱动
效率
提升

数据
驱动
业务
创新

计算
信任
构建

一阶
构念

提升集采
和物流协
同效率

信用评价
服务提升
融资可得

性

产线智能
化管理降
低用工成

本

企业内生
产工艺流
程重组

企业间分
工协作模
式重组

平台明星
服务促进
能力感知

标杆服务
案例全面
展示绩效

信任支撑
新用户加
入提升算
法精准度

相关引文与证据

·接入MES系统意味着经编老板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天后天甚至半个月后的订单排班，可以提前锁定了半个月的产能，例如知道半个月
后需要生产多少产量、什么种类的布，方便提前安排原材料采购以及后续的物流。（F1）
·原先经编企业老板们都是自顾自地买设备、原材料，现在他们在我们的平台上买原材料这些的，我们可以把 3家 5家 10家了拼在一起
采购，或者说一起拼单采购设备，采购原材料，然后一整车给经编老板运送过来，经编老板们在系统上都能看到物流情况，而拼单降低
了经编商的物流成本。而且如果是旺季的话，经编老板们叫车运输是很难的，我们有合作的物流，优先运输在我们平台采购的货物，我
们在物流配送和资源联动上有优势。（F2）
·我们现在已经在给客户做评级了，现在有 66个指标维度在打分，根据对设备采集模块获取的开机率、坯布产量、坯布质量等数据评
分，制定衡量企业信用的标准，按照这个指标算出来 a类或者 b类客户，我们对 a类客户负责任，提供 a类的供应链金融服务。（F1）
·我们的平台给融资机构建立一个预警系统，达到预警的百分值，就在系统上给他们弹出预警……我们可以帮金融机构筛选客户，可以
帮金融机构做贷后的风控。（F2）
·运用这种智能化的改造手段去提高工厂的管理，生产的管理，质量的管理，以及生产排序等等方面的一些优化。（F1）
·我们提供给跟我们签协议买智能硬件和软件的经编老板他们的生产相关的数字信息，经编老板可以通过机器开机率、总产量等数据
更方便地监控生产流程，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约人工监管成本。（F4）
·原先经编企业是一个工人管理一台机器，上了智能化设备后，现在一个工人能同时看着四台机器，大大节省人工成本；原先是通过人
眼看布匹的疵点，现在机器就可以实现视觉控制，瑕疵点长度从 1米缩小为 20~40厘米，提高了坯布的质量。（F2）
·整经（经编织造的流程，将丝按照规定卷绕在轴上的工艺过程）效率比较低的，但是整经机的占地面积又比较大的，单个企业做整经是
可能做 24小时，另外有 24小时是闲置的，效率并不高。我们集中做整经，24小时都做，那些小型经编企业就不需要去配那么多整经机，
把地都空出来可以去进行那些产出效率更高、效益发挥价值更大的生产流程，比如说织造。（F2）
·我们现在在整合织造的产能，就是集中的加弹，集中的整经……一些小企业在经编织造的整个流程都要自己弄的话，需要加弹、整经、
织造，所以会去配个一台两台三台的加弹机，原料涤纶丝需要经过中间的一道道加工才能够装上机器去制品，中间的流程也是很分散
的，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集中的加弹，这块东西的话节约下来成本也是很可观的。（F2）
·目前比如说一些产业研究报告，其实因为我们平台上有这些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是动态的，可以计算形成判断和观点，像那些做资管
类型的机构，他们要了解这个市场，就到我们这边来调研需求情况，来分析上游PTA，或者原油市场价格，写研究报告。（F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像我们这边来的多的一类就是供应商的业务人员，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经编企业，来我们这里跑一家相当于跑了几
十家。（F3）
·我们根据多维度的数据对企业客户进行评价评级，未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对不同级别经编中小企业设置不同的授信融资标准，例
如，针对我们评级出的 a类客户以一定的标准，b类客户以一定的标准，我们可以告知我们的信用评级方式，以及计算的结果。（F1）
·我们原先是做流通这一块领域的，我们擅长的，我们可以从流通这块领域先介入进去，先去跟客户也好，跟供应商也好，跟其他第三方
也好，去发生交互，去发生联系……我们联动外部资源，通过智能设备，将机器与数字传感器、物联网技术结合，获取数据，通过对数据
的拓展运用，提出创新服务，慢慢地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客户圈子里面去了。（F1）
·我们帮经编企业做智能化设备改造……很多工人图方便，把这个剑轴的方剑给敲掉（剑轴是用来穿盘头然后固定在设备机器上的），
敲了剑轴的方剑头以后就方便穿剑轴了，但这影响织造最后的丝的品质……我们研发的智能剑轴可以实现大概一个工人三分钟穿一
组剑轴，而且不需要敲剑轴的尖端部分。（F2）
·2017年 7月切入原料涤纶丝流通业务，2018年 12月单月 1万吨，2019年 1月单月 2万吨，2019年 11月原材料交易量实现单月 3万吨，
2021年 1月单月涤纶丝流通突破 5万吨。（F4）
·2019年实物量超过 20万吨、营收超过 20亿元、利润超过 800万元。2020年后开始保持持续增长……这些服务案例，我们去拓展新业
务的时候，都会讲到，行业的人基本都懂，慢慢就了解平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F3）
·通过打造集成服务平台，不到 1年的时间就实现快速的发展，为园区 200多家中小型企业提供原料采购、物流配送、仓储监管、产品销
售等一揽子集成服务。同时应用区块链技术，联合有关银行，已为相关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项目 2500多个，融资金额超 7亿元，助
推产业园转型升级。（S1）
·产业链环节里边把所有的数据都集成了，平台就能更精确地分析出今天园区的生产情况，例如开机率、开工率、生产成品类型等。（F1）
·原先这边的经编中小企业或者说布商，采购的是他的上一道，比如说经编工厂采购的原料是涤纶丝，但是整个链条打通以后，加工费
用构建好后，我们可以用数据告诉经编老板购买涤纶丝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可以去买涤纶丝的原料PTA。（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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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快速吸引大量潜在用户加入平台，扩大数据规模，使得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更加精准，优化平台的功能服

务。案例中，计算信任构建具体表现在 3个方面：（1）平台明星服务促进能力感知。经编平台持续开发出高效

赋能服务，例如通过智能设备设计与开发，将机器与数字传感器、物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提供智能化设备改造

服务。具体而言，平台帮助经编企业改造“剑轴”更换设备。改造前，剑轴穿轴需要 3个人花费好几个小时，并

且存在错配情况。改造后，智能剑轴可以实现大概一个工人三分钟穿一组剑轴，错配有智能提醒，效率大幅提

升，帮助用户形成对平台能力的感知。（2）标杆服务案例全面展示绩效。经编平台进入海宁经编产业集群市场

后，业绩持续提升。以原材料集采业务为例，在 2018年成立初期，平台原材料月度交易量最高约为 1万吨；

2021年单月突破 5万吨。特别是对典型企业的赋能，形成标杆示范效应。例如与一家中小企业合作，基于经

编平台获取企业经营数据，评估企业经营情况，为其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快速融资 300万元。通过保证金业

务锁定原料价格，降低企业采购成本超过 15%，标杆服务案例极大强化了用户对平台的计算信任。（3）信任支

撑新用户加入提升算法精准度。平台开发的服务与成功案例吸引更多的潜在用户接入平台，使得平台可以聚

集更多的数据。由若干个单独的企业用户数据，联合成区域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可以支撑算法精确度的大幅

提升，从而进一步优化平台服务。例如由原先的经编企业只能看到自身的生产经营数据，到分析其在园区中

整体表现，提供分工优化的建议；由原先为经编企业提供涤纶丝的集采服务，到能够基于数据支撑锁定价格，

提供更经济PTA（精对苯二甲酸，生产涤纶丝的原料）集采服务。

五、结果讨论

（一）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过程模型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包括“统一平台价值认知”“沉淀平台数据资源”和“挖掘平台数据价值”3个阶段，

每一阶段内平台功能开发行为与信任构建行为相互促进，实现平台螺旋式成长，如图 3所示。

具体而言，在“统一平台价值认知”阶段，平台功能开发为信任构建提供“方向指引”，信任构建则帮助“获取

用户反馈”，促进平台功能开发。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首先需要深度挖掘集群企业的迫切需求，通过客户调

研找寻真实痛点，在适应匹配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平台的价值主张（斯托尼格等，2022）。这一价值主张

中，包括各方可以提供什么价值和可以获取什么价值（马永开等，2020；陈等，2022），这为要如何吸引用户加入

提供了方向指引。案例中经编平台通过深度调研挖掘出集群企业存在原材料采购、设备采购等方面的痛点，解

决这一问题不仅是集群企业关心的，也是地方政策长期关注的产业发展问题。基于此，平台发现可以率先推进

制度信任构建，联

合地方政府下属的

国资公司和集群企

业成立平台运营合

资公司。通过这一

制度设计，可以吸

引天使用户加入共

创，进而获取用户

对平台价值主张的

反馈，做进一步的

调整和细化。

在“沉淀平台

数据资源”阶段，平

台功能开发为信任

构建提供“工具服 图 3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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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信任构建则帮助“强化数据深度”，促进平台功能开发。平台发挥价值需要建立在采集到实时动态数据的

基础上，然而数据获取面临着用户看不到价值就不愿共享数据的困境。为此，产业集群赋能平台需要设计能

够满足用户需求的数据接入和汇聚方式。经编平台借助可视化工具，向用户快速展示数据采集和汇聚的直接

效果，促进了用户与平台互动的意愿。同时，经编平台通过不断强化服务理念，建立起用户对平台的关系信

任。关系信任的强化进一步促进用户数据采集和汇聚的深度。用户愿意基于业务需求共享更多维数据，平台

可以获取到生产、经营、物流等多链路环节的数据。

在“挖掘平台数据价值”阶段，平台功能开发为信任构建提供“效果支撑”，信任构建则帮助“提升数据规

模”，促进平台功能开发。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在数据获取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利用平台数据资源，挖掘数据驱

动管理优化的价值。经编平台开发创新服务，提升集群企业运营效率，并且推进企业内的生产工艺流程以及

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模式重组，带来业务创新价值（陈等，2022）。产业平台的业务能力（明星服务）和绩效表现

（标杆案例）支撑构建用户对平台的计算信任。计算信任能够快速吸引潜在用户加入平台，提升数据规模。数

据规模能够支撑更复杂的算法学习（格雷戈里等，2021），提升算法精准度，从而持续优化平台功能服务。

（二）产业平台情境下的信任关系

产业平台的构建过程与消费平台相比呈现出显著差异。产业平台的服务对象是企业群体，这一情境中信

任机制构建相比消费平台更为重要，也更难构建，使得传统快速做大的平台构建策略较难适用于产业平台（森

纳莫、桑塔洛，2013；森纳莫，2021）。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信任在平台构建中的重要性（牟宇鹏等，2022），但

尚未系统揭示信任在平台构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本文针对产业集群赋能平台的构建过程研究发现，信任构

建在平台构建各阶段的重点不同，平台功能开发行为与信任构建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在平台构建初

期，强调平台运营主体联合政府和集群企业，基于制度设计获取用户信任，获取用户反馈帮助细化平台价值主

张。随着平台构建行为的深入，需要用户与平台的深度互动，可以通过新型数字工具，帮助建立用户与平台之

间的关系信任。基于关系信任拓展平台数据获取的维度，打通数据链路。进一步地，平台通过技术能力和标

杆案例的展示，可以获得用户对平台的计算信任，而计算信任构建行为促进更多潜在用户的加入，扩大数据规

模，提高算法分析精准度，促进平台功能服务的优化。

尽管信任研究是一个经典话题，但数字平台情境下的信任研究仍有诸多拓展机会。传统信任研究包括微

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麦克奈特等，1998），前者是个体和群体层面的信任，后者则是组织层面的信任。本文拓展

了平台这一新型组织情境下的信任研究，严格意义上讲，平台是高于组织层面的，是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混

合型组织（雅各布比德等，2018），这也响应了新近研究建议加强平台组织信任研究的呼吁（张闯、郝凌云，

2022）。本文针对平台组织的信任研究发现，平台构建中涉及关系信任、计算信任和制度信任多个维度，特别

是相对更宏观的制度信任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平台实现“冷启动”的关键，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情境下有为政

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特色（陈云贤，2019）。进一步地，本文在数字平台情境下初步探讨了信任动态性问题，

即多维信任与平台功能开发的共演过程。可视化工具和基于算法分析开发的平台功能服务，会增进用户对平

台的信任，这为人工智能与信任关系构建的热门话题（格利克森、伍利，2020），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六、贡献与启示

（一）理论贡献

（1）为产业平台构建研究贡献了“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的新视角。与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平台功能开

发行为不同（吕文晶等，2019；乔瓦诺维奇等，2022），本文关注到产业平台构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技术应

用问题，而是需要平台数字技术与企业业务需求的深度融合，这一共创过程需要主体间信任作为关键支撑。

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到信任在平台构建中的重要性（牟宇鹏等，2022），但并未细化剖析信任在平台构建过

程中的作用，特别是信任构建和平台功能开发行为的相互促进作用，共同推动平台螺旋式成长的内在机制。

对此，本文引入功能开发和信任构建共演的新视角，揭示出“统一平台价值认知”“沉淀平台数据资源”“挖掘平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从何而来：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的视角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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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数据价值”的产业平台构建过程。一方面，本文丰富了产业平台构建的研究，未来可以围绕共演新视角做更

多拓展，例如从双边信任向多边信任的深化（张闯、郝凌云，2022）。另一方面，本文提炼出一条集群外部企业

联合集群内企业和区域政府共同孵化产业集群赋能平台的路径，这与中国本土情境高度适配（陈云贤，2019），

对于宏观层面理解平台构建的区域差异具有理论启示意义。

（2）在数字平台情境下深化了多维度信任及其动态性研究。大量研究聚焦于信任对结果的影响，分析信

任如何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合作（王节祥等，2015），且较多是对关系信任、计算信任的探讨（席尔克、库克，

2015）。尽管有理论性文章和少量案例研究探讨了信任的形成过程，但多聚焦于微观个体和团队层面（麦克奈

特等，1998；普拉特等，2019），对组织乃至更高层面的信任形成研究较为欠缺。平台情境中的信任，涉及用户

对平台运营主体、平台生态参与者、平台产品和服务等多个方面的信任（牟宇鹏等，2022）。相应地，本文发现

产业平台构建中涉及用户对平台运营主体及生态参与者的制度信任和关系信任，也涉及用户对平台产品和服

务的计算信任。本文系统探讨了多维信任与平台功能开发行为的相互促进作用。特别地，平台功能开发行为

对多维信任形成有促进作用，这不同于个体和团队层面的信任形成机制，其中包含着数字技术和算法分析等

新型元素对信任形成的作用（宋华等，2022）。这与格利克森和伍利（2020）对人工智能与信任关系构建的探讨

不谋而合，未来可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丰富数字平台情境下的信任研究。

（二）管理启示

（1）不同于消费平台，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很难依靠单一企业推进，而是需要平台运营主体与集群企业

和区域政府的共同推进。当前，政府和企业都在推进产业平台建设，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计划。政府主导能够加快推进效率、但业务场景的深度和广度相对欠缺，建设快，但离“能用好

用”还有不少距离；企业主导构建的平台，尽管更加关注业务运营效果，但用户存在信任疑虑，导致拓展速度受

限，进而难以发挥出数据汇聚的价值。可见，两种不同的模式各自都遇到了一定瓶颈。浙江的实践表明，产业

集群赋能平台要走一条“平台企业+集群企业+区域政府”的协作之路，集群企业参与建设平台并提供行业经

验、区域政府提供制度服务和保障数据安全等，从而共同加快平台的构建过程。

（2）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起点不是简单搭建数据平台，盲目推进“上云”容易花钱赚吆喝，应以行业需

求识别为首要，挖掘用户痛点，提出明确的价值主张。当前，管理实践中有盲目“上云”的潜在风险，特别是部

分地区在“上云”补贴和政绩考核压力的叠加作用下，容易出现“为了上云而上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服务没

有业务数据为支撑，很难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和业务创新，存在演变为“僵尸平台”的风险。因此，

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起点不是建设数据平台，而应以行业需求识别为首要。要对业务流程进行系统梳

理，真正明晰集群企业的经营痛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的平台价值主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力保障产业

集群赋能平台的后续建设。

（3）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的难点在于技术功能开发与业务信任构建的协同，在此过程中可以综合采用

计算信任、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构建举措。孵化产业集群赋能平台需要业务和技术的深度融合，这就要求平

台各方参与者间的协作，因此支撑协作的信任机制格外重要。作为平台建设和运营主体需要意识到，这种信

任绝对不是单一维度的，例如提升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就可以。平台情景下的信任关系要通过多个维度来构

建，除了基于能力考量的计算信任，还有基于交流互动的关系信任和基于合法性的制度信任。其中，制度信任

提醒产业平台运营方不能单纯从管理维度考虑问题，还需要从制度环境思考，积极对接区域政府。关系信任

则要求产业平台运营方特别关注客户成功，不能盲目追求用户规模扩张，服务品质和关系维护至关重要。

（三）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通过问题提炼的普遍性和研究设计的严谨性来提升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但理论模型仍有其适用

边界。第一，本文主要针对经编产业和浙江区域的案例分析，尝试挖掘其背后的独特启示意义。未来可以考

虑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赋能平台展开多案例研究，以进一步挖掘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策略与

平台绩效之间的普遍性规律。第二，本文案例中呈现出制度信任、关系信任和计算信任的演进过程，并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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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其关键理论启示在于要重视多维信任的作用，而且信任本身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前一阶段的信任在下

一阶段依然在发挥作用。未来研究可以借助多案例分析，选择绩效有高有低的平台，探讨信任构建与平台特

征的适配对绩效的影响。第三，本文主要探讨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如何构建赋能平台。这类集

群中企业普遍缺少自主构建平台的资源和能力，外部企业进入能够避免竞争问题（汉娜、艾森哈特，2018），需

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技术和业务如何融合。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由集群内龙头企业主导构建的赋能平

台，其优势是借助母体资源和经验累积，可以加快功能开发。但其构建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难点是，如何吸引存

在业务竞争关系的集群企业加入，这对平台治理架构是极大考验①。

（作者单位：金杨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施荣荣，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吴波，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王节祥，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浙江

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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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stablish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evolution of Func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ust Construction

Jin Yanghuaa,b, Shi Rongrongc, Wu Boc,b and Wang Jiexiangd,c
(a.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b. Zheshang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d. Modern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dustrial cluster is a significant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chie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 clusters is challenging. Previous research has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industrial platforms in enabling
SMEs to condu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issue of where the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comes from remains to be fur⁃
ther studied.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samples the case of the Warp Knitting Industry Integration Service Platform, explores a
way for outside enterprises of the cluster to jointly develop the platform with cluster enterpris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is essentially the co-evolution of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 and trust
construction behavior, which promotes the spiral growth of the platform. Specificall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es three stages: "unify⁃
ing platform value cognition", "accumulating platform data resource" and "mining platform data value". Firstly, instead of exploiting a data
aggregation platform,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begins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ustry need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latform value. The industri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takes "unified platform value recognition" as the primary,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construction" is guided by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s of "platform user pain point mining" and "data value proposition formation",
which helps attract angel users to join in and obtain value feedback. Secondly, at the stage of "accumulating platform data resources", digi⁃
tal tools are developed to support "relationship trust construction" via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s of "platform data acquisition"
and "platform data aggregation", which encourages the platform and users to co-create and deepen data acquisition. Thirdly, at the "min⁃
ing platform data value" stage,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s of "data-drive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data-driven business in⁃
novation" support "calculative trust construction", which helps rapidly improve the scale of user data, and then continuously upgrade the
functions of the platform.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evolution of func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ust construction" in
industrial platform research, and exte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multidimensional trust and its dynamic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platforms.

Key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platform constru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trust; co-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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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reativity Meets Intelligence: A Case Study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 in Product Innovation
Wu Xiaolonga, Xiao Jinghuab and Wu Jib

(a. Business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b.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arket supply and the rapid variability of consumer demand, enterprises not only want to create

original products, but also want to efficiently match the heterogeneous needs of users, and balancing the two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R&D
designers.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AI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to meet this challeng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n intelligent creative ad⁃
vertising company, we find that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tantaneous and complex change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human and AI can real⁃
ize diversified iterations of original ideas and effectively match the heterogeneous demands of consumers. Accordingly, a product innovation
mode based on synergistic logic is propos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Big data constitutes the resource base for synergistic logic of prod⁃
uct innovation, and AI intelligent design, joint calculation and instant analysis capabilities constitute the capability base for product innova⁃
tion; (2) Product innovation intelligence, diverse matching and market insight and product creative update constitute the product innov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synergistic logic; (3) AI not only helps to match product ideas with users' heterogeneous needs, but also helps to in⁃
spire people's creative thinking, thus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creativity and efficiency. Therefore, we exp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
cusing on AI as an innovation tool to assist product innovation to the study of AI as an innovation subject. And we propose the heuristic
verification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 in product innov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empirical verification and data verification of previous stud⁃
ies. We enrich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provide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nterprises on
how to balance the creativ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product innovation.

Keywords: product innov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AI collaboration; heuristic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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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stablish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evolution of Func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ust Construction

Jin Yanghuaa,b, Shi Rongrongc, Wu Boc,b and Wang Jiexiangd,c
(a.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b. Zheshang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d. Modern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Summary: Industrial cluster is a significant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chieving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 clusters is challenging. Previous research has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industrial platforms in enabling SMEs to condu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issue of
where the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s come from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
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necessitates a depth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requires integrated func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ust construction, whil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platform functions based on business, and trust construction means building trust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users. Therefore, tradition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such as free subsidies and rapid ex⁃
pansion are inappropriate. When establishing an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it is critical to focus on func⁃
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ust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user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Warp Knitting Industry Integration Service Platform, this study explores a way for outside
enterprises of the cluster to jointly develop the platform with cluster enterpris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is essentially the co-evolution of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 and trust construction behavior, which promotes the spiral growth of the platform.
Specificall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es three stages: "unifying platform value cognition", "accumulating platform
data resources" and "mining platform data value". Firstly, instead of developing a data aggregation platform,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begins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ustry need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latform
value. The industri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takes "unified platform value recognition" as the primary,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construction" is guided by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s of "platform user pain point mining" and "data value
proposition formation", which helps attract angel users to join in and obtain value feedback. Secondly, the core of
industri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is to collect data. At the stage of "accumulating platform data resources", digital tools
are developed to support "relationship trust construction" via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s of "platform data
acquisition" and "platform data aggregation", which encourages the platform and users to co-create and deepen data
acquisition. Thirdly, at the "mining platform data value" stage,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iors of "data-drive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data-driven business innovation" support "calculative trust construction", which helps
rapidly improve the scale of user data, and then continuously upgrade the functions of the platform.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co-evolution of func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ust construction"
in industrial platform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ustrial platform necessitates a complex integration of plat⁃
form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business requirements rather than simply applying digital technology. Func⁃
tional development guides trust construction, while trust construction further affects functional development behav⁃
ior. Moreover, this study exte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multidimensional trust and its dynamics in the context of dig⁃
ital platforms, emphasizing that, besides relationship trust and calculative trust, institutional trust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dditionally, the trust construc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when the initial trust construction
works, functional development is strengthened, which further enhances the trust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users.

Key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enabling platform; platform constru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trust; co-evolution
JEL Classification: 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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